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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中日建交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从民间到政府之间一系列互动的结果，

而且是在世界冷战的大格局下，美、日、中、苏多方联动、交相作用的产物。甚

至越南、朝、韩、台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起了一定作用。 

围绕 1970 年代的国际冷战格局，亚太地区有关各方出于各自的利益，展开

博弈。其中最有戏剧性的莫过于：美中关系缓和并走向了正常化，日中关系缓和

系美中缓和所促动，日本却抢在美国之前迅速与中国建了交。日本是美国的盟友

和中国的邻邦，也是中美两国领导层在解冻双边关系时必须顾及的重要对象。因

此，在美中试图解冻关系的谈判中，日本问题处于什么地位？有什么影响？美中

双方是从什么角度对这个“第三方”问题进行考量、交涉、探底和承诺的？ 

本文以此为视点，按照国际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仔细研读美中有关会谈和决

策的原始记录，力图根据常人可见的第一手历史文本，发覆被忽视或误传的历史

细节，纠正某些空疏之论，更期望就此问题引出立论严谨、言必有据的学术切磋

和讨论。 

 

一  各方的战略利益与需求 

 

当时美国认为，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根本战略利益是维护美国主导下的势力均

衡，而最有可能破坏这种均衡的强国是苏联、中国、日本。1 

尼克松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战略需求大致包括：顺应国内长期不断增长的关

于改善对华关系以增进国家利益的政治压力，拉中国联手抵制苏联的全球扩张，

避免中苏重新联手反美，或美中之间由于误算而发生武装冲突。适应全球战略的

需要，从越南战争中体面地脱身，在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日本、韩国和印度支

那地区）适度地实行军事收缩，同时抵制苏联推行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构

建美国主导的“后越战时代”的亚洲安全体系。于是，确保日本继续担当“被监

护的盟友”的角色，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维持战略收缩后的亚太地区安全的重

要环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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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战略需求大致包括：改变在“文革”中因极端过激而导致的四面出击、

腹背受敌的对外困境，摆脱因“反帝反修（反美反苏）”而与两强同时为敌、面

临两线作战的危局。以正在全球扩张势力而又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的苏联为最大

威胁，转取“联美抗苏”的方针。通过改善对美关系，打破外交孤立，建立同西

方国家及日本的正常外交关系，进一步确保自己免遭世界强权势力的威胁。3 而

据美国辅助决策层有代表性的估计，中国至少很想争当亚洲的主导者，使其他亚

洲国家顺从中国。4 

日本这时的对外战略需求大致有：为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开拓海外市场，减

低以损害日本利益为代价而追随美国的程度，收回战后被美国占领的地区（如冲

绳）的主权。在改善日苏关系过程中，增强谈判北方四岛等问题的地位。在美国

准备“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从亚洲适当收缩力量，提出由亚洲盟友来分摊负

担和责任的“尼克松主义”的大趋势下，日本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国际角色。在

国内朝野各党派和团体的对华友好的潮流冲击下，需要调整对华关系。为此，被

中国认为敌意甚深的佐藤荣作总理大臣已经向中方表达了愿意在尼克松之前就

访问北京的意向。5 可见，恢复日中邦交已成大势所趋，只是时机的把握与利益

的取舍问题。 

 

二  美中对日本问题的战略考量 

 

美国决策者意识到，中国想利用美国作为对付苏联以及日本的杠杆。6 但在

美国看来，除了解冻对华关系之外，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目标，

其中之一就是“保持现有的美日关系”。美国辅助决策层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比

改善美中关系更重要。7 毫无疑问，日本是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最重要的盟友，

美日同盟是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重要保障，也是遏制苏联和中国的关键

一环。美国在不得不从印度支那脱身并随之缩减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之后，尤其需

要让中国缓和对外政策，接受美日关系的现状，融入以这种关系为支柱的亚太安

全体系，成为一个在美国设计和主导的亚太势力平衡机制上运行的新成员。 

因此，对美国而言，就“日本问题”劝导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一些地区维

持某种程度的军事存在，甚至维持对日本等国的“核保护伞”，是非常重要的战

略底牌。而中国一直感到日本的崛起构成了对中国的挑战，担心日本经济膨胀后

会重振军事力量，走对外军事扩张的老路。这种担心在美国看来就有可能说服中

国放弃对美日安保条约的否定态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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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说服以至威慑中国不得用武力解放台湾，也是美

国实行对华关系正常化时要贯彻的一个原则。坚持这个原则的原因，除了对国内

政治和国际盟友的考虑之外，也是由于不愿因放弃协防台湾的承诺而让日本和其

他盟友不安。特别是在美国已经决定归还冲绳之后，日本对紧邻冲绳的台湾地区

的任何变化都更为敏感。9 而另一方面，美国也必须设法把日本力量的扩展控制

在一个能让中国放心并能保持亚太区域的势力平衡的框架中。 

在启动中美关系“解冻”之初，美国的担心还在于：佐藤政府面对各方各派

的压力，对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正在犹犹豫豫。如果这时传出美中就关系正常化

展开了秘密谈判的消息，将会引起日本政府的严重不安，并可能激发日本和其他

国家决心不再被动地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争先恐后地尽快奔向北京，去

建立正常邦交。还会有更多国家转变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赞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致使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10 

在中国看来，美国在亚洲的政治主导和军事存在，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美军基地和武装设施，更是对中国的直

接威胁。中国当然不愿接受。但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判定对自己的主要威胁来自

北方强邻。苏联正在全球呈现出一股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并利用印支战争、对

日谈判、南亚次大陆的印巴危机等等，向亚洲扩张力量，把亚洲变成同美国争夺

霸权的角斗场。加之对中国采取了大军压境的态势，所以苏联是一个更危险的超

级大国。11 而中国自己的力量，并不足以实现让苏联和美国“从亚洲滚出去”的

宏愿。12 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选择了“联美抗苏”。13 

由于近代以来长期处于日本的侵略祸害之下，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

出了惨重的民族牺牲，中国领导人确实极为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再度向海外

军事扩张。20世纪 70年代初期，日本已成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仅次于美国的第

二大经济体，钢产量将超过美国。14 随着日本经济在美国扶持下的快速增长，中

国的忧虑也在快速增长：经济膨胀必将导致军事扩张，这是列宁主义有关帝国主

义普遍发展规律的经典论断，已一再被各种局部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所证实。况

且有各种迹象显示，日本正在台湾和韩国加紧活动，这更使中国疑虑它很可能重

走先侵入台湾和朝鲜半岛，再侵略中国的老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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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立足于从“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来看

待复杂的国际关系，一直把支持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作为最优先的战略选择，因

此在美日关系问题上，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支持日本人民和在野党派

进行废除美日安保条约、收回冲绳主权、撤销美军基地的各种运动，宁愿让日本

彻底摆脱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控制，也不愿接受美国维持对日本同盟关系的现状。

在中日关系上，中国也一直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本国“反动政府”的“反动政策”

的斗争。在中国看来，日本军国主义是在美国的扶持下一步步复活，走向重新武

装的。如果日本通过人民的斗争获得独立自主，应该更加中立，更容易和平共处。

所以中国当时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反对美国控制下的日美安保体

系。16 

就这样，美中双方决策层带着对日本问题的不同考量，走到了为解冻双边关

系而角力的谈判桌前。 

 

三  谈判的目标与策略      

 

美国通过谈判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服中国接受美国在亚洲保持一定

力量和美日现行的安保关系。 

在 1971 年 7 月 1 日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讨论对中国的谈判方案时，尼克松

提出：基辛格所拟采取的立场，总体上显得“还不够强硬，太过于主动让步”。

他希望基辛格“不要表示愿意放弃美国对台湾的大部分支持，直至有必要时才这

样做”。关于日本问题，尼克松指出：“重要的是更清楚地向中国人强调日本未来

发展取向的威胁。基辛格应该宣称：‘中国人必须承认有若干国家担心着亚洲，

特别是担心美国离开后日本的角色。’”很显然，日本“有能力、有资源，并知道

如何以极快的方式重建其军事，美国完全撒手或在亚洲地区误用军力，就会导致

复活日本的好战性，对所有国家都非常危险。”17 

尼克松提出的谈判策略是要给中国人造成“三怕”：一怕美国总统在南越战

局万一继续僵持下去时，可能采取的行动；二怕日本军国主义；三怕苏联对中国

侧翼的威胁。18 他在为基辛格准备的简报集封面上批示：“在日本问题上，要（给

中国）施加更多的惧怕。”19 

相比之下，中国方面的谈判目标和策略都更有弹性。毫无疑问，台湾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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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同美国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国的目标是要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一部分，美国必须最终从台湾撤走一切军事力量，并且不能让日本军事力量染

指台湾，也不能支持在日本和美国等地发生的“台湾独立运动”。当然，毛泽东

知道，尼克松政府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下，不可能一下子就从台湾彻底撤

出军事力量，所以对美国撤军未提时限，并反复强调，尼克松来“谈得成也行，

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20 在毛泽东看来，只要尼克松来北京朝

拜，就是中国外交战略上的成功，就能改变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大格局，而且

尼克松此行总会解决一些问题的。21 

中国领导层是在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大背景下接受尼克松主动访华之请的。中

方判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美国要利用中苏矛

盾，苏联要利用中美矛盾，中国也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只要实现中美高峰

会谈，就已经达成了利用美苏矛盾的战略目标，具体成果是次要的。当时虽然中

国周边战云飞渡，但中国领导层认为，喧嚣之下的实际情况是：美苏的反华大战

不至于轻易发生，日本也不愿为美国反华打头阵。22 所以中国面对美国在谈判中

以“苏联威胁”或“日本威胁”相要挟时，表现得心中有底，应对得体。一是表

示不怕列强一起来华大打，二是向美方讲清：中国也在试图同苏联、日本改善关

系，而且“我们一点儿也不反对美苏之间的关系改善”。23 

但是，中国对美日关系还是正在探索和认识之中，对美日安保关系所起的作

用，疑虑重重，矛盾纠结。如果美国撤除对日本的军事、政治控制，解除对日本

的安全保障，独立发展的日本会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呢？还是会重走军国主义

的道路？另一方面，纵令美日关系维持现状，日本似乎也在复活军国主义，构成

对中国的威胁。这种疑虑和两难，导致中国在对美谈判中，在日本问题上采取了

不断探底而又对结果保有弹性的策略。 

 

四  第一回合高峰会谈探底 

 

1971 年 7 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来华谈判。周恩来总理在 9 日下午的第一

次会谈中，为了在日本问题上向美国施加压力，主动把话题从印度支那战争引向

了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责难。他指出：日本“公开宣称过，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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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和越南是他们的安全线。难道这是对和平的态度吗？这不是威胁吗？我们不

怕！”24 会谈伊始就先表明“我们不怕”日本的威胁，似乎是洞穿了尼克松想让

中国人“三怕”的谈判策略。 

    但标志这次中美关系“破冰”的首次高层会谈记录显示，中国对美日关系究

竟应如何定位，还是有些把握不定。为了探寻美国对日政策的底线，周恩来一方

面批评美国：根据尼克松总统和佐藤首相联合公报制定的日本第四次防卫计划，

将使日本从经济膨胀走向军事扩张；另一方面又告诫美国：“二十五年后美国不

可能再拥有霸权地位。日本却已强大了。如果你们现在就从远东撤走全部外国军

队，你们的目的就是要加强日本，让它在远东替你们打头阵，控制亚洲各国。”25 

这番话在逻辑上似乎又是主张美军应该暂不撤出日本，以抑制日本变为亚洲强权。 

基辛格按照原定策略，抓住中国对日本的担心来解释美国与中国在对日问题

上有利益重合：“我们与日本的防卫关系，使日本不能追求侵略政策。如果日本

建构自己的军事机器，如果它感到我们的离弃，它就会这样做。如果它制造自己

的核武器，它很容易做到。那么我觉得，你所担心的事就真会变成现实。” 

    他进一步摊牌:“美国大可从日本撤出，让日本重新武装起来，然后让日本

和中国在太平洋上相互制衡。这可不是我们的政策。严重武装起来的日本很容易

重新实行 1930年代的政策。” 

    他强调：“我真的认为贵我双方在日本问题上的利益是非常相同的。我们都

不想看到日本重新严重武装。我们在那里的几个基地都是纯粹防御性的，能延迟

他们重新武装。…… 所以，我们不会利用日本反对贵国；那么做，对我们两国

都是非常危险的。”26 

对基辛格的这番解释，周恩来只是原则性地表示：“关于日本，我们在有些

问题上有共同点，另有一些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27 

9 日的会谈持续到深夜 11 点多，周恩来随即就去向毛泽东汇报。当汇报到

日本问题时，显然中方察觉到美国在以“日本威胁”为由，压中国接受美国的现

行地位和政策。毛泽东嘱咐周恩来：“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

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在这个基础

上邀请他来的。”28 

虽然中国并无足够的力量和理由迫使或说服美国撤出日本乃至东亚，但毛泽

东立足于不怕出现美、苏、日联合发动侵华战争的最坏局面，立足不怕大打一场

而进行谈判的态度，恰好与尼克松想让中国“三怕”的策略针锋相对。 

 

五  双方对日本问题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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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就从历史到现实，大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

野心，指责美国鼓励和支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很可能在美国军队撤出亚洲

的一些地方及台湾之前，日本的军事力量就进去了。他按照毛泽东交代的方针，

宣称已经准备好应付美国、苏联、日本从不同方向一起打进来瓜分中国，应付的

办法就是“深挖洞”，“以持久的人民战争抵抗之”。29 

这样摊牌到底，就使对手很难再有威胁的余地。基辛格看来缺乏思想准备，

暂时回避了直接回应这个问题。他把话题绕开一段时间后，还是端出了美国在日

本问题上的底线：“我们将反对在台湾有任何日本的军事存在。”“我们不鼓励，

而且确实反对日本的任何军事扩张。的确，我相信在大国关系领域，我们的利益

和你们的利益是很平行的。”“就美国而言，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本届政府不可

能、其他任何一届政府也不可能实行你所描述的那种美国、苏联和日本瓜分中国

的合作。”尼克松事后看到这段话的记录时，在旁重重地画了双线。30 

在这两天的谈判中，经周恩来不断施压，美国政府还公开否定了国防部长莱

尔德（Melwin R. Laird）刚刚在东京发表的鼓励日本扩大防卫甚至拥有核武器的

言论。31 

到 11 号下午举行最后会谈时，中国从美国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关日本问题

重要保证：美国不允许日本的军事力量进入台湾和插手“台湾独立运动”，不支

持日本向本岛以外进行军事扩张。但是，美国坚持了美日安保条约的必要性，不

肯从日本撤除军事存在和核保护伞，也不认可中方关于日本的经济迅速增长会必

然导致军国主义复活的观点。周恩来对此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表示：中国鼓励

日本的反对党成员们努力确保日本不复活军国主义，支持日本人民反对和废除美

日安保条约的斗争。32 

这种立场，实际近乎即便可能会使日本有机会自行发展军事力量，中国也仍

然坚决要求美国从日本撤军了。 

基辛格对此强调：“我说过了，你讲的来自日本的危险并不是我们造成的，

我们的军队从日本撤走，只会增加你担心的这种危险。” 周恩来重申：“你知道

的，我们并不怕这个，我昨天已经告诉你了。不管日本变得多大，我们已经和它

打过交道了。如果他们想给我们制造麻烦，那就来吧。日本人民战后二十五年来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33 看来还是把反军国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人民身上。 

在第一回合的中美高层解冻谈判中，双方就这样交换了对日本问题的意见,

相互摸底，初步弄清了分歧点与共同点。 

基辛格认为自己不辱使命，即一方面已向中国表示：在对日问题上，美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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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非常一致，如果日本出现了军事扩张，美国将予反对；另一方面也向中国说

明：美国不会因为要改善对华关系，就放弃美日联盟以及美国同东亚其他国家的

联盟关系。34 在给尼克松的长篇报告中，他对这次破冰之旅总结道：“我们现在

启动的进程将给世界传去巨大的震波。它将使苏联惊恐，坠入刻骨仇恨。它将使

日本动摇，松开对美国的严重依存。它将在台湾引发暴力动荡。”他认为在震动

世界之后，美国下一步的工作包括：“对于日本，我们的任务是向其澄清：我们

不会把在亚洲对她的忠诚转给中国。”35 

在美国要缓和对华关系的大方向下，中国在心理上施压并非没有效果。曾公

然鼓励日本扩大防卫甚至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这时向国家安全委

员会提出：为了美中关系正常化，需要调整同亚洲各国特别是同日本的政治军事

关系。中国媒体持续地强调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部署，是在显示对中国的敌意，所

以美国政府各部门和有关人士都应及时地充分地研究有关问题，减轻同中国的紧

张关系并使之正常化。但他也提出：“从台湾撤出美国军事存在的这种可能性，

使我们在日本特别是冲绳的基地几乎不可或缺”，所以“最重要的是保持我们国

家和日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36 

尼克松对首次高层秘密接触的结果非常满意，认为这种对华的主动行动达成

了多重效果：“我们在做中国的文章以挤压俄国人，有助于我们在越南解脱，把

日本人保持在我们阵营，在博弈中再得一球。也许还可以为某种对华关系趟出条

路来。”37 

 

六  中国的对日立场有部分悄然变化 

 

显然，美国在努力使中方认识到：让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依附美国，比让日本

脱离美国的限制和保护，在大局上更有利、更明智。而且，台湾等东亚地区如果

因美国的撤出而成为“真空”地区，就可能使苏联或日本有机会来填补这个“真

空”。所以，美国撤出印支地区并在东亚适度收缩后，仍将在亚洲安全体系中扮

演重要角色。美国希望中国在这个前提下实现对美和对外关系的正常化，建立合

作关系。  

听到基辛格对美国政策的反复解释后，中国领导人显然在考虑：美国在日本

是否起了限制日本军事扩张的作用？今后是否还需要美国继续发挥这种作用？

中国此前的有关立场似乎在将信将疑中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中国的一个冷战策略是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推动日本人民反美。例如美国

                                                             
34 Minutes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July 10, 1971, NSC Files, Box 1033, China HAK 
Memcons, July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College Park, Maryland, 
USA. 
35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San 
Clemente, California, July 14, 1971, FRUS, 1969~1976, Vol. 17, China, 1969~1972, p. 455. 
36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Washington, August 13, 1971. FRUS, 1969~1976, Vol. 17, China, 1969~1972, pp. 473~474. 
37Memorandum From President Nixon to Hi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Washington, July 
19, 1971, FRUS, 1969~1976, Vol. 17, China, 1969~1972, p. 459. 



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政治限制、安保条约，冲绳返还等问题，都是中国用以结成

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的抓手。在 1971年纪念“九一八事变”时，《人民日报》沿用

这个策略，发表社论宣称：“美帝国主义并不希望一个独立、富强的日本出现在

亚洲。它口口声声把日本称作‘密切的伙伴’，实际上它是翻脸不认人的。”“它

随时都会牺牲‘伙伴’的利益，以邻为壑。”日本应当走独立、民主、和平、中

立的道路。“要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取消美国的军事基地，实现真正的民族

独立”。38 

对此论调，基辛格 1971年 10月第二次访华时提醒中国，试图给日美关系制

造麻烦是有风险的，可能导致日本出现“致命的民族主义”。39 他强调：“目前的

美日关系对日本是有所约束的；相反，任日本自立，是个短视的政策。”40 

在 10 月份的这次会谈中，中国领导人最关心并不厌其烦地要求美国澄清的

核心问题，仍是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这并非过虑，也不是未雨绸缪，而是出于山

雨欲来的紧迫感。当时在国际上确实紧锣密鼓地酝酿着、传播着对台湾的种种图

谋。以日本政府为例，除了见诸日本报端的“台湾地位未定”“一中一台”等言

论和对“台湾独立运动”的支持外，时任首相佐藤荣作和前首相岸信介，这时都

在暗中劝说蒋介石改取某种同中国大陆分离的路线。在台湾政要中，主张以种种

方式同大陆分离者，也不乏其人。41 

在周恩来反复诘问下，基辛格一再保证美国“不支持，而且确实反对在台湾

建立日本的军事力量、军事影响，在我们所能影响日本的范围内，我们将反对日

本企图支持台湾独立运动”。42 他重申：“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台湾有日本军

队。”“这不符合旧金山条约，并会在太平洋地区出现一个全新的鬼怪。如果日本

开始向领土以外派兵，就将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在太平洋的整个政策了。”但是，

精明的基辛格只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肯说是“一个省”。他只肯保证

美国不支持日本的军事力量进入台湾，不肯承诺要反对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向

台湾扩张。他解释说，这类事很难测量，很难做。周提出中美“有条件做出共同

努力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基辛格对曰：对日本操之过急是有危险的，会在

美国国内和美日关系上引起一系列反应，国内反对派对尼克松的一个攻击，就是

说他为讨好中国而牺牲了日本。所以中国方面必须有所克制。但他确认：“美国

的政策绝不是让台湾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周恩来对此予以首肯。43 

经过这次会谈，中国的基本目标大体上达到了，即由美国承诺：不允许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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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国两府”“台湾独立”“台湾地位未定”等

情况，不允许日本军事力量介入台湾。这里还涉及到美国必须承认：台湾的领土

主权在战后已从日本归还中国。周恩来特别指出：旧金山和约中说日本放弃了对

本州、北海道、四国、九州之外的所有的领土要求，除了这四个主要岛屿之外，

日本不要求其它领土，例如南萨哈林和库页岛、琉球（包括冲绳）、台湾和南沙

群岛，但并没有说明这些领土的主权归属。这个和约及尔后蒋介石政权和日本达

成的和约都是有问题的。44 这就点出中外关系史上尚保留着很重要的一笔账。 

交流之下，中国对原来所持的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立场有所调整，尽管口头

上坚持，但实际上默许美国继续在日本驻军并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以免日本不

受限制地自行扩大武装并发展核武器。对于日本经济崛起的担忧，也在美国的争

辩下有所减弱。基辛格还发现，中方虽然坚持确定美军全部撤出台湾的总方向，

但并未要求设定最终撤离的时间表。同样，中国在原则上要求美军最终要撤出日

本和南朝鲜，但也没有提出具体时限。他还感到吃惊的是，中方似乎“希望我们

暂时在台湾保持一定军队，以免日本派军队进去”。45 

双方为来年的尼克松访华商订了联合公报草案。其中，中方把对日本问题的

立场表述为：“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

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美方在公报草案中的相应

措辞是：“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维持美日共同防御条

约义务。”46 

 

七  中美最高峰会谈就日本问题的意见交流 

 

中方根据自己的一贯主张，在原订的联合公报草案中还有一句原则性的声明：

“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但没有具体的撤军地点和时限。尼克松总统

在访华前，根据此前美中的会谈情况，判断中国并不真的相信美国应该从所有国

家撤走。47 这当然也意味着美国还可坚持在日本的军事存在。 

1972年 2月尼克松总统来到北京，在 21日同毛泽东会谈时，特意提出了日

本问题：“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我知道我们对此有分歧，可是，是让日本中立、

全无防卫好呢？还是让它暂时同美国保持某种关系好呢？”“可以肯定一点：我

们不能留个真空，因为真空会被填补。”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绕开一段话题后,

对这个问题只是说了一句：“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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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毛泽东没有多谈日本问题，但对尼克松的论点显然是有保留的。周恩来

在随后的一系列会谈中，多次与尼克松交换了对日本的看法。周恩来以中美两国

的革命史为例，指出外国势力撤走后，不会存在所谓的“真空”，因为本国人民

就起来填补了这个真空。49 这时中国也在加紧推动日中人民友好和邦交正常化，

因此周恩来向尼克松表示：日本正处于十字路口，希望出现一个独立、和平、民

主，并对中国和美国都友好的新日本。50 

尼克松却对“人民”有不同的历史观念。他提醒中国：“由于日本人是有冲

动、有扩张主义历史的人民，如果对他们放手不管，作为经济上的巨人和军事上

的侏儒，我想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使他们很容易受军国主义者愿望的影响。”“我

们的政策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限制日本人从经济扩张走向军事扩张。但我们只能

在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密切关系，他们就

不会在意我们了。”51 

尼克松在重申对中国做过的关于限制日本的各项承诺后，又进一步承诺：“在

我们军队离开台湾后我们还将努力防止日本军队进入台湾。”不过前提还是要在

日本保持美国的军事力量。52 

2 月 28 日正式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中方有关日本问题的原拟措辞没有修

改，美方则改为：“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

紧密纽带。”没有明确提美日安保条约。53 

 

总结：中美对日立场的异同、承诺与前瞻 

 

从有关的谈判史料来分析，中国在解冻中美关系的谈判中，对自己的认知是：

大国、穷国、弱国（综合国力弱，尤其没有海空实力）；对美国的认知是：超级

大国，世界和亚太霸权争夺者，台湾的保护人；对日本的认知是：经济强国，很

有可能复活军国主义，追随甚至接替美国控制台湾、朝鲜和东亚。 

从这样的认知出发，对最初阶段的这几轮谈判，中国想达到的战略目标是清

楚而有限的：主要是借美国之力抗衡苏联，制约日本，为统一台湾铺路，主要的

关切集中于解除周边的威胁。而美国对谈判的战略目标也很清楚：抗衡苏联，从

印支战争脱身并从亚洲适度收缩，确保在欧洲的力量投入，维持自己主导下的亚

太安全机制，对未来中国在亚洲的活动建立约束，减少发生双方误算的危险，保

障台海和平，保持美日安保体制。美国的关切的重点是力争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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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战略态势。54 

这种认知和战略目标的差异，使中国在谈判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多要价，

少付出”的低姿态，即要求对方做出一系列的让步和承诺，自己却好像没有资本

多所让步。美国则宁愿以一系列让步和承诺来推助其全球战略的实现。 

概括以上有关谈判的记载，中美解冻双边关系时，对日本问题达成的共识、

分歧和让步可综述如次： 

两国都不谋求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也反对其他国家谋求这一地区的霸权。

双方在谈判桌上言明这种国家就是日本和苏联。55 

两国一致认为日本扩张主义是危险的，都不希望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但

对怎样防止这个局面的意见并不一致。中国一方面想要美国撤出在日本的军事力

量，使日本成为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国家；另一方面又非常担心日本复活

军国主义。美国强调日本如果独立就可能导致其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膨胀，而

现有的美日关系有助于制约日本的这种倾向。中方对美日关系的这种限制作用没

有提出具体的反驳，给美方的印象是中方默认了。56 

美国表明将保持在欧洲和日本的军事存在，将减少但要保持在太平洋的军事

力量。这是为了美国认定的“和平利益”，也有利于限制日本。57 

中国表示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中日关系，愿意与日本建立

外交关系，缔结和平条约或互不侵犯条约。中国可以保证不会对日本首先使用核

武器，也不对日本构成任何威胁，包括不会利用统一后的台湾反对日本。58 

尼克松保证美国将运用它对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影响力阻碍它们损害中国的

政策，并确认美国已经从冲绳移走了全部核武器。59 基辛格声明美国只赞成把日

本的常规武装保持在仅够防卫的程度，反对日本建立核武装，反对日本军事力量

的海外扩张。他提到，如果日本的确重新军事化，开始向领土以外派兵，美国将

重新考虑在太平洋的整个政策，二战时期的美中传统关系可能就要恢复。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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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提出,当时已具有条件使中美双方共同努力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61 

尼克松就“共同努力”同周恩来做了一个具体约定：任何一方如果得知有关

日本问题的任何事情，应能机密地通报另一方。62 

中国原则上要求美军最终完全撤出台湾、日本和朝鲜，但不提出撤军的期限，

显示有耐心等待，但主张美国应将冲绳无条件归还日本。63 中国希望美国促使日

本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放弃对台湾和朝鲜的一切野心。64 

尼克松承诺将最终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国军事力量，并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台

湾有日本军队，即使美国从台湾撤军后还将努力防止日本军队进入台湾。基辛格

补充保证：美国任何人和任何机构都不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鼓励或支持“台

湾独立运动”。65 美国准备最终完全从朝鲜撤走军队，并阻止日本军事力量侵入

南朝鲜。66 

如此盘点下来，显然是美国在谈判中对日本问题做出的具体让步和承诺多于

中国。但是，如前所述，美国所要获得的是全球性的战略利益。 

在私下里，美国决策层对中美关系有一个战略前瞻，即以 5年为期，年迈的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最高领导人都可能去世，中国内外政策很可能发生变化，

因而此时围绕美中关系所达成的一切协议和默契，彼时都有再调整的可能和余

地。67 所以，尼克松、基辛格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虽然说的是出于对“长远利益”

的考虑，但实际上也有“权宜之计”的另一手准备。这也是他们与日本的做法不

同，以各种理由把同中国正式建交的事推迟到尼克松第二届任期的原因之一。 

说来也巧，从 1971年算起，恰好 5年，即 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

世。但尼克松本人也意外地因“水门事件”而下台。于是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就

确定地表现出来了：虽然以基辛格为首的原班老臣们继续辅佐着继任的福特总统，

但在中美建交的道路上，却是摇摆不定，拖而不决。相比之下，在 1972 年即毅

然与中国建交的日本，则在此后历经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

等历届中国领导人的更迭，为日中邦交维持了一个持续稳定发展的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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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和尼克松还对二十多年后的美国战略利益有一个更长远、更隐秘，也

更令人惊奇的算计。他们认为：同俄国人相比，中国在二十年以后更危险，更可

怕。美国最终将会倒向俄国，反对中国。但目前美国需要中国人修理俄国人，使

俄国人规矩点。所以大约十五年内美国还不得不倒向中国，反对俄国。68 

为了利用中国抗衡苏联，美国决策人就这样机关算尽地玩弄着大国之间的平

衡游戏。 

总而言之，美中在解冻关系的初期谈判中，对“第三方”日本问题各有战略

考量。美国的战路利益是维护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势力均衡，维持美日关系比改善

美中关系更重要。中国的战略需要是免遭任何强权威胁，同西方和日本建立正常

关系，防止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尼克松的谈判策略是给中国造成对美苏日的“三

怕”。毛泽东则摊牌：根本不怕美苏日来华大打，已准备应付最坏局面。折冲樽

俎之下，美中的共识是反对任何国家谋求亚太霸权，反对日本向本岛以外扩展军

事力量、染指台湾和朝鲜半岛、插手“台独”活动。但对怎样防止日本重走军国

主义道路，美中认识不同。美国承诺将阻止日本损害中国的政策，但坚持现行的

美日关系能制约日本扩张军事，听任日本自立则将使其出现致命的民族主义。中

国对废除美日安保体系和支持日本独立自主的态度在疑虑中悄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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